
刘源张：满腔热忱为祖国 

 

记者：陆 敏   来源于：经济日报  发表时间：2012年 2 月 5日 

http://12365.ce.cn/zlpd/rw/lyz/201205/22/t20120522_555702.shtml 

 

“你们是 80后，我也是 80后啊，我今年 88岁，可不是 80后？！”    

记者在位于北京中关村东路上的中科院数学研究所见到刘源张

院士时，他正在接受一群“80后”记者的采访。不久前刚刚获得费根

堡终身成就奖的刘源张院士精神矍铄，红光满面，笑声爽朗。 

由于是全球第一个获得费根堡终身成就奖的人，刘院士说这是他 50

年质量研究生涯的“最高荣誉”，也是他这辈子最为高兴的事之一。 

 

常怀感恩心 

    “说到自己的荣誉，我需要感谢很多人，我的家人、老师、同事、

朋友。”刘源张院士给记者看他刚刚完成的一本书，书名叫做《感恩

路——我的质量生涯》。在书的扉页上，有一首题诗：“渡洋求学十五

载，回国服务六十年。几度劫难心不死，一生拼搏可追念。”在这本

书中，刘院士感谢了帮助过自己的所有人，“书中提到的有 200多人，

还有一些人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也要谢谢他们。” 

    记者在书中看到了钱学森的名字，追问之下，勾起了刘院士关于

往事的记忆。“我能够认识钱学森先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有 4 年

左右的时间是在钱学森先生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刘院士说，钱学

森先生做的几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刚到研究所工作的时候，钱先生问我想做什么，因为学的是

质量管理，就说想干本行。但是我当时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实情，也不

http://12365.ce.cn/zlpd/rw/lyz/201205/22/t20120522_555702.shtml


知道工厂都是怎么工作的。钱先生就说，你连我们的工厂是什么样子

都不知道，还怎么研究工厂的质量管理？这样吧，给你 1个月的时间，

到各地的工厂去跑一跑，了解一下实际情况。幸亏有了这 1个月实地

调研，不然,在办公室坐着搞出来的研究只能是些不切实际的东西。” 

“第二件事，钱学森先生当时在研究所里制定了一项制度，就是所有

在外工作的同志，回到所里后都必须做一个公开的汇报，告诉大家你

做了哪些工作。而且，钱先生每次都亲自参加，听到精彩和有价值的

内容，还为研究员们推荐到专业期刊上发表。这让我得到了锻炼。”

刘源张院士动情地说，“我要感谢他的培养，他对我的帮助让我终生

难忘。” 

    刘源张院士说，还要把《感恩路——我的质量生涯》这本书献给

他的妻子张宁。“没有她就不会有我的命、我的家、我的事业。书的

草稿她曾看过，我发现，她是边看边流泪。”刘院士说，“我 40 岁进

监狱，她 30多岁就‘守寡’了，一守就是近 10年。现在我尽量不出

差，出差时也每天都给她打电话，以弥补过去的缺失。老伴记忆力衰

退比较厉害，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节目，说唱歌能够治疗记忆力衰退，

现在我就在家里教她唱歌，我们的保留节目是《月亮代表我的心》。” 

回忆起自己的坎坷人生经历，刘源张院士说，自己的人生经历非常独

特——年少求学日本时，因好爬山、喜飞机轮船，被怀疑是间谍，日

本宪兵队将其关入监狱一年。回国后，“文革”时因莫须有罪名，他

再次被捕入狱，关押近 9年之久。出狱后年过半百，一度找不到工作。

终于进了清河毛纺厂当工人，可是这一干，竟然干成了院士。 



    “任何事情，到了我这个年龄再回头看，都变成甜蜜了，尽管当

时觉得是苦难，很悲伤，但现在想想都是人生的经历。”刘源张院士

笑着说，现在他有了一个“马大哈”的称号，“就是生活上马马虎虎，

说话大大咧咧，遇到什么事情哈哈一笑。” 

永存报国志 

    刘院士告诉记者，在最近的 10 天里，他跑了国内的 5 个地方，

参观了一些地方的企业，有很多感触。“一家是国内最大的两家软件

公司之一：金碟软件公司，我到深圳参观了他们公司的总部。20年前，

我曾经访问过金碟，当时公司刚起家，员工也不多，但经过近 20 年

的发展，现在已经有 15000 多名职工，仅研究院的职工就有 1000 多

人。从这家企业和这个老板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 30 年来经济发

展之快。”刘院士说，当年他还给金碟公司的老板提了不少管理上的

建议，现在公司发展壮大了，他觉得很高兴。 

    刘院士说，“在另一个地方调研的时候，看到一个高新开发区的

标语写着‘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开发区主任说，造成任

何污染的企业，一概都不许进！对此我很赞同。但在参观一家模具厂

时，让我有一些遗憾。他们生产的最高档次的一个模具，需要用到一

种复合型的新材料，由于无法自主生产，一直从国外进口。知道这个

情况后，心里挺难受的，别的国家能生产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尝试？” 

“您觉得我们国家的质量管理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哪里？”记者

问。“在创新上。”刘源张院士说，“创新包括了意识创新和手段创新。

现在有些企业急功近利，见利忘义。前几年，我调研了一些民营企业，



不少富二代的企业老板对我说，创新产品风险太大，投资不一定能挣

到钱，所以不去创新。我觉得这种观念是不对的。另外手段创新也很

重要。创新不可能从无到有，必须在前人的基础上经过学习。目前，

我们一些地方仅仅把创新停留在口号上和政策中，缺乏财政和金融的

支持。举例来说，中小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他们贷款普遍比较困难。” 

“有一段时期，我们的食品质量事故不断。人们不是问什么不可以吃，

而是问什么可以吃。食品质量到了这种地步，谈何生活质量？更让人

气愤的是药品质量。”刘院士说，“我想，质量其实是一种秩序，国民

经济运行质量、社会发展方式质量都是一种秩序，这个秩序的维持要

靠全社会的诚信。” 

    刘院士说，在未来的质量生涯中，他希望还能为人们学习全面质

量管理做些工作。“有人会说，到了我这般年纪，还谈未来？日本有

句谚语，‘说未来，会被鬼笑话的’。我的未来，怕是要陷入这种境地。

全面质量管理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工作，我希望余生还能够尽一份力。” 

在求学与工作的岁月中，有喜有悲、有得意有失望，刘源张院士却始

终未改初衷。“在国外的 15年，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家，回来了就想把

家搞得好一些。这个家不仅是自己的‘小’家——我的家，还有个大

‘家’——我的国家。家有个生活质量，国家有个发展质量，两个质

量都靠产品质量。家与国要好起来，就得先把产品搞好。所以在我自

己看来，我把质量管理工作做好，就可以说是忠孝两全了！” 


